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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时而乌云翻滚，时而暴雨如注……我家楼

下的南淝河，一夜之间，河水暴涨离沿河路路面仅有1

米多一点，河水还在不停地上涨……新安江、长江、淮

河，江水、河水不断超过警戒线；沿江一些城区发生严

重内涝灾害。

明代镇海桥被洪水冲毁，千年古村落被洪水毁

坏，歙县因洪水部分高考科目而延期，长江八百里皖

江段全线告急！淮河王家坝超过警戒线！巢湖水位

暴涨……安徽，又一次面临着一场特大洪涝灾害。灾

情就是命令！倾刻间，人民军队从四面八方紧急驰援

抗洪救灾第一线，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战洪

峰，扛沙袋，堵决口，救群众，抢物资……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人民的军队！哪里最危险，

哪里就是人民军队的战场！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人民

军队的身影！急流护送高考生，水中钢铁长城，百里挺进

同马大堤，昼夜鏖战江心洲……这一幅幅武警官兵决战

决胜抗洪抢险第一线战斗场景，可歌可泣！白发大娘踮

着脚为武警战士擦汗，农村大嫂上堤为抗洪勇士送来茶

叶蛋……这一幕幕情景，催人泪下！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军民鱼水情更深，中流砥柱铸丰碑!每

当我看到这样一些情景时，眼睛湿润了：我们有这样的军

队、有这样的人民，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军队而感到自豪！我为我们

有这样的人民而感到自豪！我也为我曾经是一名军

人而感到自豪！每当电视上、报纸上我看到一组组、

一幅幅身穿橙色救生衣，背上写着“军训 72 集团军”

或“武警安徽总队”字样的军人战斗画面时，顿感亲

切，顿感激动，顿感自豪！因为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

一员。

曾记得我还在江苏徐州一座野战部队军营里当

兵第二年，有天傍晚，刚进食堂端上饭碗，一阵急促的

紧急集合哨声，响彻整个军营。一听到哨声，官兵们

连口饭都顾不上吃，就放下手中的碗，冲向宿舍，打起

背包，冲向操场，集合站队。随后，团长往队列前一

站，操着宏亮的嗓门，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这时，我

才知道，我们部队要到我的家乡安徽参加长江同马大

堤怀宁段抗洪抢险。一上车，就坐在开在抗洪部队最

前头的一辆“解放牌”汽车车厢，咋也睡不着。心想：

这回可以回到阔别3年的家乡了。车，一路颠簸，就在

我迷迷糊糊睡着时，车在一个大操场上突然停下来。

这时已是次日凌晨 5 点多。团长命令各连下车吃早

饭，休整 20 分钟后，继续前进。我一跳下车，发现停

车的地方，居然是那么的熟悉。定睛一看，这儿是少

时常来开运动会的省体育场。我忙向驾驶员打听，车

是从哪条路线进入合肥的？他告诉我是从蚌埠路（现

称长江东路）经大东门进入的。我一听，十分后悔：早

不睡，晚不睡，快进合肥时睡着。一旁的战友猜出我

的心思，问：“车是不是已过了你家门口？”我点着头。

“别泄气了！咱们凯旋归来时，不是还要路过你家门

口吗？！”当天上午快10点钟的时候，部队到达抗洪一

线，官兵们纷纷放下行装，冲上大堤。这是我作为军

人第一次走上抗洪战场。一上战场，只见汹涌的洪水

似猛兽，一浪高过一浪冲向大堤，试图侵吞堤外万亩

良田和村庄。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这是我

们军人庄重的誓言！也是我们军人神圣的使命！更

是我们军人来自人民为人民最实际的行动！

在抗洪的日日夜夜，我们天天是天当房、地当床，

穿湿淋淋、臭烘烘的衣服，餐风宿露。饿了，啃一口干

粮；困了，躺在泥泞的大堤上就睡着了……一有险情，

一骨碌爬起，就投入战斗，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卷

走、冲倒的生命危险，一次次跳进波涛洪水中，用血肉

之躯挡住洪水对大堤的一次次突然袭击，并与当地干

部群众一起打木桩、抛沙石、堵管涌、护大堤、筑围堰

……在大堤上筑起一道道军民风雨同舟的钢铁长城，

经过艰苦鏖战，终于写下“人定胜天”的凯歌。

我虽不能像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那样，但也写

下了两过家门而不入的“心歌”。后来调到武警安徽

省总队机关工作，亲历并参加了 1991 年大水、1996

年长江广丰段江堤抢险、1998 年长江保卫战、2003

年决战淮河等大大小小三四十场抗洪抢险战斗。胸

前 5 枚金灿灿的军功章，就有 3 枚是因抗洪抢险而荣

立的战功。同时还写下了近两百篇反映军民团结

“抗天歌”的战地报道和报告文学。并有一篇通讯分

别荣获全国和全军好新闻奖，有 32 篇抗洪报告文学

作品分别入选《安徽文学 50 年·报告文学卷》《众志

成城’98 抗洪实录》《橄榄绿防线》《八百里皖江战洪

图》等 31 种图书中。

脱下军装 16 载，成为寻常百姓。如今虽不能重

新披上“战袍”亲临一线，加入抗洪大军，与曾经的战

友并肩作战，只能静静地坐在家中听雨观汛，时刻关

注着汛情灾情，时刻关心着老部队老战友抗洪的捷

报。这就是一名已退役的军人永不变的军人本色！

这就是一名已退役的军人永不变的军人情结！这就

是一名已退役的军人永不变的军人斗志！

麻岩是国营驼岭林场的一个作业区，海拔 600 米左

右，我们因为公事来了这里。麻岩的山在黄昏是暧昧的

黛青色，天空的蓝转向灰白，油桐的白花在怒放，山崖上

大片杜鹃粉红的身姿轻轻摇曳，山间的溪流不见只听潺

潺地响，远处鸟“咕咕咕”三声重复、“叽叽叽叽”十几声连

响、短促的“唧-唧唧”鸣叫，“气不死-你，气不死-你”的

蝉鸣，在初夏黄昏的戏台上合奏着，再等我从原路折返

时，山已经是黑黢黢的了，而月亮在山的缺口处露出半边

脸，有颗亮眼的星星做她的跟班，而水泥路也变得模糊略

有形状。

再来这里是整整一月后。石榴的喇叭花下结出了

钟形的果，节节高在怒放，且刚刚下了一场小雨，让清新

也拔高了等级。此时又到黄昏，鸟儿入巢，山林寂静，我

独自走在刚刚维修好的水泥路面上。有只螃蟹，也在路

上急匆匆横行着，我停下脚步，它也停下，我蹲下身子，它

惊恐地立起眼并且转动着，黑芝麻大小的眼珠子，似乎发

出光想努力照射我。我从它的身后触碰着想捉住带回

去，它立即将屁股紧压在路面上，将两只硕大的螯钳挥舞

起来，我曾吃过它的苦头，赶紧缩了手，用鞋底轻轻压住，

看不到它的螯肢何在，终不敢下手去捉，这就让我产生了

顽劣：我拿起两细枝条触碰它的螯，它的螯钳一把夹住，

许是没有听到如期的惨叫，螯钳却迅即松开了，再次逗

引，它镇定得很，螯钳一动不动，它和我比试着耐心；片

刻，它忽然就窜到我的脚下，依着我的鞋，我动脚，它也横

行至脚边，我的鞋上有什么让它感触到亲切的元素吗？

我自问着，也许是先前鞋底和它亲密的接触，让它以为鞋

下面有它的同类？或是它把我的鞋当做溪流中护身的石

块？再许是它感到我没有恶意发出求救？但不管如何，

这个黄昏的偶遇也是缘分，我还是帮帮忙吧，我把两节大

树枝当筷子夹起它的身体，它的螯足又惊恐地乱蹬起来，

居然从筷子里挣脱，哗啦，掉在地上，第二次夹它，它在地

上飞快地爬，这种慌乱充满敌意，许是我的筷子弄疼了

它，抑或是原始的酷爱自由，它顽强地抵挡着，刚刚建立

起来的微少信赖瞬间就崩溃了，我顾不上许多，瞅了空

子，猛地夹住它的螯，放它到近处的水沟里。

因为施救，我心里竟产生少有的快意；可如果它刚

刚就是从这水沟里挣扎出来，去赴朋友的约尤其是女朋

友的约，那我岂不成了罪人？远处山峦下初亮的路灯，暮

霭中隐约闪现，恍如我忐忑的心思。

黎族文面是海南黎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活习

俗，有关海南黎族文面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

海内南经》：“点涅其面，画体为鳞。”由此推断，至

少在距今 2000 多年前，黎族妇女就有了文面传

统。作为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去年八月的一次

活动中，我有幸亲眼见证了黎族文面。在海南黎

族山村中，我发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脸上

似青黑色炭笔画过，布满不同走向的条纹。原来

老奶奶正是传说中的黎族文面妇女，也是最后一

代文面妇女。通过采访了解到，奶奶的文面脸

上、身上都有，文在面部的称“绣面”，文在身体处

的则称为“雕身”。文面虽类似于当今流行的文

身，但传统黎族文面通常只有青黑色这一种颜

色，而且在挑选花纹时，黎族人大多选用斜线、曲

线、圆点这类简单抽象的符号来组成各种图案。

当我问及黎族文面的来源时，奶奶表示，由于年

代过于久远，就连她也无从得知。但奶奶告诉

我，在不同的黎族族系，其文面的图案各不相同，

每个族群都会有一套独特的花纹体系。这套体

系一旦认定以后，将会从古到今，代代相传，不再

改变。甚至在一些黎族人眼中，只有生前进行过

文面，刺上了族群独特的标志，死后才能认祖归

宗。由此可以推测，文面的起源或许与区分族

系，增进族群内部的认同感有着密切的关联。

据传，妇女在进行文面时，还要举行文面仪

式。在《黎女歌》中，汤显祖对文面仪式有如下描

述：“黎女豪家笄有岁，如期置酒亲属至。自持针

笔向肌理，刺涅分明极微细。点侧虫蛾折花卉，

淡粟青纹绕余地。”传统黎族人的文面流程细致

而繁琐。通常会有描绘、拍刺、刮血、抹黑碳这四

项主要步骤。概括而言便是，先用麻线沾取黑

烟，将花纹绘制在皮肤上。再用刺刷及木槌将图

案刺进皮肤，紧接着用洗净的竹片将渗出的血迹

刮除，最后用清水洗净伤口,并将黑色的松烟抹

于伤口上。一个月后，文面女子身上的伤口就会

自然地结痂并脱落。自此，这些青黑色的花纹，

就将伴随这位黎族女性一生。

对于初见者来说，文面就像一种图形密码，

是颇为抽象神秘。当问及这些花纹的内在含义

时，老人说：“我身上的每一处花纹，都有着一种

特别的意义。”在过去，黎族女性大多在四五岁时

开始第一次文面。一直到十四五岁时，全身的文

面最终完成。全身每一处的花纹选择，都是经过

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定，其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挑

选体系与象征意义。例如文面中最常使用的菱

形纹，便是由青蛙后背上的青绿色纹路演化而

来，寄托了黎族人民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向神

明祈求一生平安的美好愿景。

奶奶还向我讲述，当初她年轻时，丈夫就是

惊艳于她的文面条纹，对她一见钟情。在传统黎

族的审美体系中，这些遍布全身的青色条纹是一

种女性美的标志。黎族女子在到了婚龄时，面上

的文面越清晰，条纹越夸张，往往意味着将会得

到更多、更优秀男性的爱慕。当时的黎族人之所

以以文面为美，主要是文面所刺的图案大多为几

何图形，并运用了条理、反复、律动、断变等形式

美法则，极具氏族图腾的神圣感。其次与黎族人

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密切关联。在过去，黎族文

面与黎族的族系划分密切关联，不同的族系会有

不同的文面，黎族人将文面视作本民族的标志，

融进了民族认同感、荣誉感以及亲切感。最后还

来源于祖先崇拜，每完成一例个体文身，人们都

会产生一种完成祖先遗训的使命感。

在当今的海南黎族聚居地，很难再寻到文

面女子踪迹。这项曾经遍布海南的传统习俗，

已逐渐销声匿迹。过去黎族人长期生活在相对

闭塞的海岛上，与内陆交流较少，因此以文面为

美的独特审美体系得以长期保存。黎族女性从

小生活在文面人群之中，将文面视作人生必修

课与成年礼，但自明代以来，伴随航海技术与科

技水平的发展，黎族与内陆汉族交流越发频繁，

也越发受到内陆审美体系的影响。文面的美学

价值逐渐消失，这也正是文面消失的一个重要

原因。

文面女子用血肉代替布帛竹简，在自己的

皮肤上记录了海南黎族的历史与发展。随着文

明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民族的社会风俗也在推

陈出新，文面的消失也是一种必然。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 合肥 日月

黎族文面
□ 合肥 朱雨莹

麻岩的黄昏
□ 潜山 董本良

  


























































































 


